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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边有田，田头有草，草窠里有
虫儿。在村子里生活，哪个孩子没几
个虫友呢？我们跟虫儿抬头不见低
头见，是天天见的“老熟人”。

哪里有虫儿，哪儿就少不了童心
的探秘。

就连晚间，很多虫友还会循着灯
光来访：螳螂先生、瓢虫妹妹、金龟子
小弟……它们伏在纱门上，深情地望
向室内。只要纱门错开一个缝儿，就
迫不及待闯进去。它们，真是不拿自
己当外人。

盛夏时候，我们在家门口老槐树
下吃晚饭，邻居们也喜欢聚过来，篾
席一铺，躺椅一展，摇着扇子，吃饭、
聊天儿。黑暗中，虫声唧唧、人语喁
喁。世界被虚化成灰度不一的色
块。对面南山只显出一痕山脊；南河
悄悄流淌，静默无语。

河岸那边的草地，是萤火虫的
“舞场”，黑暗中，几点萤火浮游而来，
黄绿色微光，明明灭灭，飘飘忽忽。

“萤火虫！萤火虫又来啦！”暗
夜的一角被轻轻撩开，一道道美丽弧
线，穿梭往来，如灵巧的绣娘在穿针
引线。

蛰伏在黑暗里的孩子们，都雀
跃而起，奔向河岸边。捉萤火虫，是
我们永不厌弃的游戏。不顾大人们
的喝阻和嘱咐，也不管夜色是如何
浓，我们的脚好像长了眼，识得弯弯
羊肠路。

河岸边，我们仰头痴痴寻觅着、
观赏着：三五点，十几点，几十点，黄
绿、幽蓝的荧光陆续点亮，越来越多
的萤火虫加入进来。一会儿亮在草
地上方，一会儿又熄灭于树枝草叶之
间。一时间，影影绰绰，好像在举办
一场荧光舞会。

那真是繁星飞舞的梦幻场景啊，
我们心动不已，有的脱下上衣，有的
挥动蒲扇，逐着光亮扑打；一边扑打
追撵，一边还喊着大人教的歌谣：“明
火虫，明火虫。走着路，点着灯。吹
灭吧？黑洞洞！下来吧，吹吹风！”

萤火虫的飞行并不十分灵巧，
一撞一撞的有点愣。我这出了名的

“笨爪爪”，也能捉住几只。抓住了，
捧在手心，它们便在手心里一闪一
闪，像发光的豆粒。指缝稍稍松开，
一小片微茫的光亮便泄露出来。我
试探着松手，让它自由爬行一会儿；

却见那光亮倏地闪成一道线，一直
闪向空中了。

萤火虫飞走了。
朦胧的黑暗中，有人从篱笆架上

掐了朵南瓜花，把抓到的萤火虫装进
了口袋般的花苞苞里；我马上受到启
发，蹲身从旁边葱畦里薅来几支葱
叶。葱管管儿，也成了萤火虫的容身
之所。

不多久，大家都收获满满：你的
南瓜花透出了朦胧的光亮；我的葱
叶，变成了真正的荧光棒。

玩够了，我将葱叶口一松，让萤
火虫倾囊而出，乱纷纷散去。这让我
有一种放飞繁星的错觉，一颗星就是
一份喜悦。有的伙伴喜欢把萤火虫
带回家，放在蚊帐里，让光亮点点陪
自己入梦。

我娘不许我这样做，她说老书上
有“腐草为萤”的说法，意思是，萤火
虫是枯烂的野草变来的，有臭味儿。

后来读《红楼梦》，读到那个制谜
猜谜的情节，恍然想到娘说的这个典
故。李纨与姑娘们在大观园里猜字
谜，她以“萤”字为谜面，让大家猜一
字。宝琴给出的谜底是“花”——草

字头下一个“化”。按腐草为萤的说
法，那“萤”可不就是“草”化成的吗？

我想，这么美的虫儿，怎么会是烂
草化的呢？当它亮起微微的光，多像星
星和小花朵啊。记得有次，我爹下田晚
归，背了一篓子青草瓜蔓回来，挎篓里
点点明亮，像小星星。青草上，竟趴伏
着几只萤火虫。那是多美的情景呢。

我把不请自来的几只萤火虫，装
在罐头瓶里，放在桌子上。一整夜，那
里微光朦胧，梦里都光彩熠熠。天亮
后，我再去细细端详：萤火虫淡金色头
部，长着触须；两扇黑羽翅，镀了一道金
边；尾部凸出一团，同样也是淡金色。

我姐说，那就是它自带的发光
器。是它们的灯。

这带“灯”的小虫儿，看上去这样
的不起眼呢。可是，黑暗里，它却有
自己的光亮，哪怕一点点，也照亮了
一小片夜。

长大后，我明白了：力量不在大
小，善意就是光芒。好多有“萤火虫”
精神的人，用自己的善良，给别人送
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温暖。或许，只
是一点微光，但很多时候能带困境中
的人走出黑暗，走进光明。

去年五月，在淮北西南岗老
家生活的妹妹打来电话，说村里
的老屋要拆了，镇政府重新规划
建设生态文旅村。通话时，她一
边手握手机、一边伸着长竿钩摘
着树上的洋槐花。

老村即将消逝，补偿款到位，
这是生态居住环境改善的要求和趋
势，我没有深感不舍。只是遗憾，
今后回村怕是再也看不见那些已生
长了四五十年的洋槐树和树上雪白
如云的洋槐花了。

“一月迎春二月梅、三月桃花
四月梨、五月洋槐六月枣、七月
荷花八月桂……”这是小时候我
和小伙伴们，掰着手指头一一归
纳出来的家乡“花开季”。

其中，洋槐花是最受我们欢
迎的。它可是村庄里的大盆景，
外表看上去虽有些粗糙，却非常
高大朴素。站在树下仰头望去，
高大的枝干虬枝在空中伸展，树
冠巨大，绿叶飘忽。特别是一到
五月，一树树的洋槐树开花了，
一串串洁白如玉的花朵挂满树
梢，风一吹，花瓣那浓郁的芬芳
和香甜味儿，在阳光下的空气中
流动，穿屋走巷，清香浮溢，缭
绕飘逸在村里村外。

站在洋槐树下，透过花和叶
的缝隙，看到的是更加碧蓝的天
空，更加美丽的白云，以及白云
下悬挂的纯白花穗。我常和小伙
伴们在树下仰望，在树下旋转，
在树下跳跃，任白生生的花瓣把
人包裹，熏人的浓郁花香味儿把
人陶醉。哦，当把那整条的花枝
握在手心里，感觉就像皮肤贴在
绸缎上，透着特别清凉、爽滑、
沁心的感觉。

那时节，在上学放学路上，
我经常见到家家户户的场地上，
晒着一堆堆、一瓢瓢的洋槐花。
旁边，那些比我年长几岁的大哥
哥、小姐姐们站在树下，伸着长
竿、镰刀等工具在枝丫间采摘，
随着枝条清脆的折断声，一束
束、一串串的花枝从树上簌簌坠

落，树底下的人随即一哄而上，
纷纷抢着去拣拾。

洋槐花生吃甘甜，满嘴生
香。人们薅下几粒或成串地放进
嘴里嚼吃，口腔里弥漫着的尽是
香甜的味道。遇到不敢吃的小孩
子，大人们就会鼓励说，吃吧、
放心吃吧，这是能够生吃的花。

阳光同样热烈地铺洒在我家
房前屋后的几株洋槐树上，父亲
母亲从田里种地回来，也绑上长
竿去钩摘洋槐花。父亲仰头钩
着、妈妈低头拾着，不一会儿就
装满了一筐。妈妈对我说：“洋槐
花能当粮吃，又能当菜吃，是老
天爷给人种在天上的粮食。”父亲
接着说：“60年代，青黄不接春三
月，不少人是靠洋槐花、榆树叶
子度日子的，到后来，洋槐花被
摘得一朵没了，榆树皮被剥光煮
得吃了，吃的人全身浮肿。可没
有这个，很多人活不下来。”

听父母这么一说，洋槐花仿
佛成了开在天上的圣花。我放下
书本、作业，也弯腰蹲身捡拾起
来。太阳落山时，母亲打来一盆
清冽冽的井水，把洋槐花淘洗几
遍，将水控干，倒进热腾腾的锅
里，加上油盐翻炒，然后，再从
鸡窝里摸来两个鸡蛋打进去。一
阵锅铲碰撞和嗞嗞的响声过后，
一大碟美味可口的炒槐花便出锅
了，浓浓的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

母亲把它端到饭桌上，不等
凉一凉，我们姊妹五个就急不可
耐地伸出了筷子、勺子。才三岁
多的小妹妹直接用手去抓，结果
被烫得哇哇大哭……

采洋槐花成了我们年少孩子
的一大乐趣，吃槐花则是家家户
户共同的记忆，也是村子里在五
六月份的特殊风景线。

光阴流逝，岁月不居。如今
村庄重建正酣，那一棵棵高大茂
盛的洋槐树能保留下来吗？多么
希望改建后的新村里，每到五
月，那一树树的洋槐花依然灿烂
绽放。

午饭时分，陈铁突然开口：“早
上，我家大宝死了。”话音未落，泪
珠已砸进饭碗。餐桌上顿时静默，
众人看着他喉结剧烈滚动，任由涕
泪在沟壑纵横的脸上蜿蜒。他机
械地吞咽着混入泪水的饭粒，仿佛
这样就能将悲伤一并消化。

十四年前的那个清晨，小镇手
机店卷帘门拉起时，陈铁发现了台
阶上那团脏兮兮的白色毛球，左前
腿还凝着血痂。老人们常说“狗来
富”，他便用旧T恤包扎伤口，用搪
瓷碗盛了剩饭。伤口愈合后，这只
有着湿润鼻尖的小狗就此扎根，白
天守着店门，夜里蜷在他床尾。当
毛茸茸的前爪第一次搭上他膝盖
时，陈铁心里悄然松动。

后来手机店倒闭，陈铁带着大
宝进城打工。出租屋禁养宠物，他
们便演绎起“地下工作”：听见房东
脚步声，大衣柜就成了临时避难
所。有次大宝在柜里憋了近一小
时，出来时粉红的舌头拖得老长，
却始终没吭一声。

在城里的夜晚，陈铁若打牌晚
归，总能在门缝里看见一双发亮的
眼睛。有时他把汗津津的毛团搂
进被窝，在规律的鼻息声中入眠，
那带着体温的绒毛气息比任何安
眠药都管用。

搬进碧桂园那天，陈铁给大宝
系上红绸带。“咱们有家了。”红绸带
被欢快的尾巴甩落在地，在阳光下
像一簇跳动的火苗。每周六的宠物
店成了固定仪式，大宝总是优雅地

站在浴池里，偶尔甩动皮毛，水珠便
在陈铁脸上绽开透明的小花。归途
上叼着骨头饼干的白色身影，总是
骄傲得像凯旋的将军。

直到那天，陈铁摔碎了一只
碗，惊醒了昏睡的大宝。以往听到
一些响声，大宝会不由得走到陈铁
脚边，摆摆尾巴，陈铁习惯了大宝
的动作。但今天大宝没有这样，只
是微闭着眼，一动不动的样子。陈
铁感到奇怪，俯身摸了摸大宝柔软
的毛发，大宝不情愿地抬头看了看
陈铁。陈铁这才发现食盆里的狗
粮丝毫未动，曾经灵敏的鼻子对最
爱的零食也只是敷衍地嗅了嗅。

宠物医院的诊断书上“胰腺癌”
三个字刺得他眼睛生疼。“能救吗？”
他声音发颤，却只换来医生的摇头。

大宝葬礼在小树林举行。当
泥土覆盖住裹着小毯子的身体时，
陈铁突然发现自己的双手抖得握
不住铁锹。回家的路上，夕阳给遛
狗的邻居们镀上金边，他下意识侧
身避让，路灯突然次第亮起，将他
的影子拉成一条孤独的狗绳。

散落在地板上的狗粮如遗落
的珍珠，陈铁一粒粒拾起。恍惚间
又看见那双狡黠的眼睛——每次
故意把粮食拱得到处都是，就为等
他笑骂一句“快吃！”此刻空荡荡的
屋里，终于爆发的哭声撞在墙上，
又反弹过来将他淹没。

大宝雪白的身影踏着晨露狂
奔，爪子叩击石板路的声音，成了
他记忆里最清脆的风铃。

绳 结
王海波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当一帘荷韵若仙子
飘落，给夏天的大湖湿地增添了
无限的美丽。万顷荷塘，水天相
接，翠绿荷叶碧波荡漾，手牵
手，肩并肩，清幽绵缠。满目荷
花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湛蓝的
天空，碧绿的荷叶，娉婷的荷
花，犹如一幅水墨丹青，醉了
眼，亮了眸。看着这些温婉、娇
美、丽质的荷花，流过心扉的是
徐志摩的诗：“最是那一低头的
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
娇羞。”

湿地湖湾，湖水烟波浩渺，
泛舟湖上，芦苇摇曳生姿。芦苇
荡、荷花池曲径通幽，犹如进入
暗香疏影的迷宫。一片湖水波光
潋滟、清澈见底，水草在微波粼
粼下起伏飘动，小鱼儿在欢快地
游玩。在浩瀚湖水的尽头与蓝天
白云相接相依。这时你可以静静
地聆听水声，肆意地亲吻水的香
味，尽情地吮吸这天然氧吧。

湿地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鸟
的家园，成群的鹭鸟贪恋满池的
荷香，在荷池里游弋飘飞，炫耀
自己如纱的羽翼，轻吻每一朵莲
的心事；有的在空中翩翩起舞，
欢歌吟唱，与蓝天白云并肩前
行；闲暇时分，它们或登枝凝
思，或打情逗趣，或反哺幼雏。

滩涂上，青草茵茵，仿佛绿
色地毯铺在大地之上。成群的牛
羊，悠然自得地漫步在这片碧绿
的海洋中，时不时低头啃食鲜嫩
草叶，享受着天地之美餐。白鹭
掠过青葱草甸，飞翔在牛羊身

旁，或立于牛背，打着滚撒着
娇，鸟鸣声此起彼伏，清脆悦
耳。放牧者悠闲地吹着短笛，在
沾着露珠的草尖上打了个转，便
裹着青草香飘向远方。

最美不过夕阳红，当太阳慢
慢收起光芒，晚霞如仙女披着长
裙妩媚地走来，染红整个天际。
只见她随意扭动一下曼妙的腰
肢，便洒落满湖璀璨。水天都被
五彩斑斓的晚霞映照着、包裹
着，如梦如幻，令人心醉。真想
扯下一缕霞光，做成素笺相伴，
缱绻我的诗和远方…

人们贪婪地享受着这缤纷的
时刻：或家人幸福相牵，或友人
笑盈相望，或恋人披着晚霞羞红
的脸，低眉浅笑，潜藏于月下柳
梢，似乎每个人的眼角都沾满晚
霞的斑斓……

更雄伟壮丽的是溧河洼特大
桥，好似巨龙般横卧，气势恢
宏，蔚为壮观。它架起了泗洪
与外界的长廊，加快了泗洪迈
向世界的脚步。行于桥上，一
望无际的风景尽收眼底：百里
湖湾，柔波碧浪；清水含香，
渔舟唱晚；青青湖滩、牛羊放
逐；结伴鹭鸟，比翼翱翔；风
吹荷池、蛙鸣鱼畅。如一幅秀
色可餐的山水画面，空旷而辽
远，让人心旷神怡。

夏日的洪泽湖湿地，就像珍
馐美味让人垂涎的蒜泥龙虾的鲜
美，好似膏满黄肥、剔透凝脂的
大闸蟹香醇浓郁，宛若泗洪美酒
流淌的金浆玉液，芬芳馥郁，回
味悠长。

这天清晨，“叭，——叭叭”，
几下枪响，震惊了古镇搬经的方圆
几十里睡梦中的人们。东街边上人
称“莲姐”的妇女，天不亮就起
床，来到小溪河边挖野菜。她顺着
枪声望去，只见前方一名新四军小
战士从树丛中迎面跑来，满脸鲜
血，走路一瘸一拐的，后面是追杀
的日军。见此情景，莲姐果断将小
战士背到家中，藏到了草垛中。

等日军过去之后，莲姐给小战
士洗清包扎伤口。家中找不到纱
布，她就将自己的衣服撕下一个袖
子 。 小 战 士 神 志 不 清 ， 一 直 喊
“饿，饿”，可家中一粒米也没有。
几天前，家中仅有的几瓢粮，两只
老母鸡已被日军扫荡时抢劫一空。
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听才出世
九天的儿子“哇哇”大哭，她毅然
解开衣服，挤出乳汁，喂进小战士
的嘴里。莲姐天天用盐水为他洗伤
口，借面粉回来摊摊饼，借鸡蛋回
来做荷包蛋，想方设法调养。不
久，小战士恢复身体返回了部队。

小战士回部队后不久，搬经据
点里的日军再次下乡扫荡，在莲姐
家翻箱倒柜搜查，发现了小战士军
装上的一个纽扣。就将莲姐和她丈
夫、公婆全部捆起来严刑拷打。下
半夜后，天漆黑一片，夜已深沉，
两个日军打起瞌睡来，呼噜声不
断。莲姐向丈夫谢军使了一个眼
色，用牙齿咬断绑在谢军身上的绳
结。夫妻俩一个拿菜刀，一个拿斧
头杀死了日军。然后带着公婆离开
家乡，躲到了雅周乡娘舅家。莲姐
对丈夫说，你去盐城加入新四军
吧，公公婆婆我来照顾。

谢军一路惊险到了盐城，被日
军打伤的两腿，已经肿得有饭盆
粗，血水不断往下滴。路不能走
了，只能先住下客栈，等休整好再
去找新四军的军部。

谢军表弟每天外出采集中药回
来为谢军烧水洗腿，暗中打听新四
军的住处。一周后盘程钱要花光
了，新四军的部队还没找上，谢军
的伤势越来越重，表弟只好把表哥
托给客栈店主，自己赶回家取钱。

等表弟返回，谢军已经不在了，旁
边的人说他给店主赶走，一不小心
掉到河里淹死了。幸亏有地方上一
位好人捐了副棺材，就停在城西的
庙里。表弟无奈中只好把棺材用船
运回谢军家，莲姐和全家人哭得死
去活来。

谢军的死更加激起了莲姐支持抗
日的决心。她为新四军摊烧饼、做馒
头、磨面粉、纳军鞋、送弹药、救伤
员，保证前线士兵有足够的补给。在
战役期间组织村里的妇女不分昼夜地
忙碌，为新四军提供必要的后勤保
障。她组织妇女排演秧歌号子，莲湘
花担，为新四军战士演出，鼓舞新四
军战士士气。有时还组织妇女和日本
鬼子开展游击战。

光阴似箭，一晃几年过去了。
一天，莲姐家前忽然来了好多人。

“莲姐有喜了，你家相公当官回来
了”。不可能吧？莲姐的心中乱成一
团，怎么也不相信会有这种好事。
当谢军背着盒子枪，戴着军帽，穿
着一身新四军军服，威武雄壮地站
到面前时，她才相信了。两人紧紧
相拥，泪水如注。

原来，谢军在盐城客栈时，因
身无分文，被店主赶出了客栈。他
太饿了，把衣服和别人换了吃的。
那人穿他的衣服后，不小心掉进河
里，因为头被河水泡大，别人只认
衣服，就以为是他了。他却给一位
好心老中医救了，不仅看好了他的
伤，还资助一些费用，帮他到新四
军总部，参加了新四军。谢军在盐
城参加了多场抗日战役，他勇敢机
智、屡屡立功，被部队多次表彰，
后来晋升为团长。

此时，原本阴雨绵绵的老天，
好像天随人愿，顿时天空放晴，燕
雀高飞，蝴蝶起舞。莲姐和谢军喜
悦的笑脸映红了天边的彩霞。乡亲
们围着久别重逢的谢军，有说不完
的话题。有一个说：“莲姐在老家为
支持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做了很多
好事呢，沂蒙有红嫂，莲姐不就是
我们搬经的红嫂吗！”乡亲们和战士
们齐声夸赞道：“对，莲姐就是搬经
红嫂”！

搬经红嫂（小小说）

洪小江

我有一朵花不是牡丹
也不是芍药，不是日本樱花
不是北美海棠
不是春天，你们所见过的那些花

它不是花。仁慈的上帝
赐予了我。为等待一粒种子我等了
很多年。为等它成活
等它开花，等待一块空地

适合的土壤
我又等待了很多年

我有一只鸟不是乌鸫
也不是花喜鹊
不是白鸽，它没有具体的色彩
跟形状
它不鸣叫只飞翔

一个赤脚的孩子
在寻找鞋

清除落叶和碎屑的路面
像镜子。赶路的人
谁也顾不上照镜
顾不上身后无形的鞭子

街道和广场轩敞
花香，夜深最浓郁
孩子混迹于广场舞的队伍

转眼，到了中年

落日放下湖水，星星点亮
所有的灯盏。楼房如同巨兽
向着夜空无限生长

熟悉的淡蓝色烟缕
从橘黄色的窗口飘出
荷花玉兰初绽。玉色的船鞋
悬挂在树梢，摇摇晃晃

当风吹过荒芜的田野
当最后一口池塘被填平
当萤火虫与蛙鸣不知所终
当空气中弥漫着中年的焦虑
一个季节已面目全非

我习惯，将自己托付给
以往的夏天。平庸，素朴
但烟火气息始终丰满
我牵挂村里的芝麻琐事

记着，那株消逝的榕树
蚂蚁般忙碌的乡亲，还有
一位熟悉的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想起这些，我就掩面悄然转身
——这令人忧虑的夏天

风掠过田埂，打翻了
季节的颜料罐，
盛夏把辣椒红泼向屋檐
玉米黄流淌成了金色河川
新翻的春泥吐出嫩芽绿
每道色彩都在生长中呐喊。

夕阳路过竹篱，路过山岗
唯有灶膛里跳动的橘
煨着被暮色腌渍的炊烟，
那些歪扭的田垄格子
像大地不经意折起的信纸

春写一行映山红
秋盖半枚稻穗印
晚风在呼喊声里藏起
半桌未完成的丰年宴

我走在陌生的街头
风儿跟着我
将我匆忙的曾经，像落叶般卷走

渐渐地
淡忘了石榴里青涩的过去
和那些拥挤，却又温暖地偎依
细数阳光透过叶隙的脚印

哦，我的亲爱的
亲爱的石榴姐妹、兄弟
长大后，我们都行走在陌生的街头
让陌生的风儿，把曾经带走
像那年我们放飞的红气球

当月光浸泡每颗籽儿
新芽萌动。只有这样
故乡才能长出新的石榴

夏日的绿 王苡珂 摄

我有……
张平美

城市赶路人
张文霞

令人忧虑的夏天
何刚

畈野调色盘
宋海明

石榴的红
赵萍君

后来，整个河面都安静了——
柳枝收回试探的青丝，
涟漪在暮色里沉默。
噢！那只贪嘴的精灵，
用银亮的唇，碰醒我的钩。

此刻霞光在河面铺了把金箔，
风一数，便叮当散开——
独留我，坐在
竹凳与波浪交界的地方，
像祖父年轻时那样。

可能是晚霞偷饮了我的梅子酒，
在醉成胭脂色时，
正用夕阳的饵，
钓着我这条发愣的银鱼。

银钩咬破晚霞时
曾文博


